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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影视化现状——种瓜得豆
□孙 睿

我特别喜欢“故事海”这个创造出来的词，也喜欢
徜徉在故事海洋里的那种意境。从古至今，人类的精
神生活需要故事，以及和故事相关的所有的艺术创
造。作为一名小说家，我在人性与人心的正反两极之
间徘徊，像一名观察家一样观察着世间万物，以及人
的精神。追寻一种在小说中意犹未尽，掩卷怅惘，以及
不胜唏嘘的创作理想。每一个小说家的文学观是不同
的，而杂乱无章的生活和失去了秩序的人生路径，让我
的创作也变得没有章法。当我涉及影视剧本创作的时
候，突然发现了另一个深不可测的水潭。如果说小说的
水潭，潭边是强光之下，有一片阴暗，充满意象，有轻声
细语，流水潺潺。那么影视剧本的水潭边上，则是野蛮生
长的各种作物，直接传达的人声鼎沸。

文学与影视的相同属性
在我有限的认知里，大凡名著或有影响力的文学

作品，基本上都被改编为影视作品了。大凡著名的小
说家，总会或多或少地触电影视。比如奥斯卡金像奖，
有很多获奖影片是由文学
作品改编而来，而国内四大
古典名著，对于原著小说和
被改编过的影视作品，我们
更是耳熟能详。文学与影
视，如两条奔涌且相互交
汇，又会出现分叉点的艺术
大河，她们延续着各自不同
的艺术特征和内在规律发
展，又相互交融与碰撞。特
别是在当下，小说按照它的
常规路径向前缓步前行。而
音频故事汇、网络小说、动
漫游戏、剧本杀充斥的时
代，故事作为一种商品属性
被不停地消费。影视剧本，
恰恰是小说和故事属性之
间相依存的一种中间生态
的文化商品。

在我眼里，小说分为两
种，一种是特别传统的纯文学作品。它的受众其实是小说家本身，以及少
量的读者或者评论家。短板是自我迷恋，高举文学性大旗，不愿意“破圈”。
还有一种充满了故事属性，这类小说讲究塑造人物、故事构架，属于以消
遣为主的类型。此类小说适合作为文化产品改编的母本，类型又分为两
种，一种是通俗类的，语言不讲究，故事有锋芒、机智，有让人眼前一亮之
设计，多出现在单行本。还有一种是传统类的，讲究语言、立意，但故事性
强，既走纯文学杂志的路子，又走传统出版路子。短板是，故事内容写得相
对满，文学性有所欠缺。

无论怎样，小说之间的不同和影视之间的不同，与每个人的长相、性
格不同是一样的，都有着自己“恣意生长”的理由。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
是小说提供给读者，影视提供给观众，而这两类受众有一部分是重合的。
在小说中，有一个畅销的说辞，在影视剧中，有一个爆款的说辞。这些小说
和影视，在进行着大面积的文化传达，输出的是创作者的价值观。所以，对
于大众来说，他们需要这种小说或影视。我们可以总结的是，好小说不一
定适合改编成影视剧，但是名著或者经典大部分会。我们还可以总结，影
视比小说更复杂，市场考验也更残酷，在资本博弈的市场里，杀声震天，遍
地哀鸿。小说比影视相对温情，和风细雨，恬淡安逸，相对在市场上也不见
波浪。

文学和影视的长处与短板
长久以来，长篇小说中有许多我们可以引以为经典的作品，无论我看

了还是没有看，都整齐地列在我的书架上，值得我学习、敬礼。曾经有一段
时间，我沉湎在《春尽江南》的语言与意境中不能自拔，那是属于我的审
美。当然，那都是比较遥远的往事了，我那时年轻，日常中嘴边关于文学的
话题也很多。当然，反过来说，我们的长篇小说产量丰富，质量参差不齐。
传统文学家的艺术优越感相对强烈，并且沉湎其中。相同的，影视作品的
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既有手撕鬼子的雷剧（现在少了），也有令人叹服的优
秀剧本。在我眼里，《人间正道是沧桑》《潜伏》《我的团长我的团》之类的电
视剧作品，剧本本身就是一部部十分扎实的长篇，无论是叙事、描述、对
话、构架、立意……远非一些无病呻吟的长篇小说可比，而有些长篇，甚至
没有长篇小说的构架，只是把一个中篇小说刻意拉长，增加字数而已。

还有一类创作者，几乎是既当小说家又当导演的，比如杜拉斯（她还
是制片人、编剧）、李沧东、史蒂芬·金、三岛由纪夫、贾樟柯、岩井俊二，比
如王朔和韩寒，比如虹影……这些作家沉迷的一定是创作的不同样式，而
不是某一种文艺类别的本身，所以才会乐此不疲。而只有尝试过多种文艺
样式的艺术家，才有可能了解小说和影视之间的长处与短板，才更有可能
了解到，每一个行业做到成功，是多么的不容易。

文学与影视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我眼里，小说影视化可以让小说更为广泛地传播。影视对于像《红

楼梦》《三国演义》之类的传统文学经典，未必能做到最精良和准确的诠
释。但相对普通老百姓，已经是最大化地帮助他们理解故事与奥妙了。对
于小说在受众群的大面积普及，到目前为止，影视作品还是起到了举足轻
重的作用。

同时，文学作品改编量的增加，或者优秀影视剧中，根据文学作品改
编的量占很大比例，那么毫无疑问，可以说是小说成了影视作品最好的文
学母本。这是我曾一度提起的“根”的概念，影视作品有小说的“根”，就相
对更容易枝繁叶茂。此外，文学作品能改编为影视作品，置换成文化价值
的转变，给文学创作者的创作收益带来几何级的上升，同时也必将吸引更
多的创作者，投身到小说的创作中去。

而我们必须要警惕的是，文学作品的改编是否成功，需要靠运气。当
改编成剧本后，制片人、导演、演员、主创们的二度创作十分重要。保持原
著小说中最好的品相，这是小说作者尽管知道那已经不是自己的作品，但
仍然在期盼着的。如果说得严重一些，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在商业化、快
餐化，讲究经济价值的前提下，总会产生一些低俗化的作品，那样就不利
于文化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小说家保持良好的创作心态。

如果把电影从影视作品中剥离细化，电影是最像小说的一种影像作
品，我看到有些文艺电影几乎就是小说的影视化。电影成长带动文学复
兴，而电视剧让文学作品得到大众传播，这是相得益彰的。

回到“故事的海洋”，我想到了除“故事海”以外的一个词，混沌。我觉
得混沌是好的，是一种生命力，是粗糙中显示着精细的，比如黄河的泥沙俱
下，就更像小说，更像故事，而长江虽然灵秀，但像一首诗。小说和影视作
品，并不需要过多地去作高低权衡，而兼容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对于一个
容器而言，显然不容是一种小器（气）。对于小说和剧本的创作者而言，所有
自己最从心的选择都是最正确的路径。而小说作为影视的根，提供了故事
最初的母版，也是一件美好的事。你可以深度参与，也可以不闻不问。如果
说得通俗一些，写作就是一门手艺活，你出版和上映时的结果（这个结果
并不指销量和票房，而是指影响力或者美誉度）的平均值，就是你的手艺

在“江湖”中的地位。尽管你仍然可以用大众不懂高雅艺
术为自己辩护，但这样的辩护显得十分苍白。

在故事的海洋里，向小说和影视致敬。一个故事的
时代终将来临，或者已经来临。读者和观众的需要会证
明一切。时间会证明一切。

1991年春，突然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
的通知，要我根据我的长篇纪实作品《法
撼汾西》，改编成一部电影剧本。这是当时
长影领导几经研究定下来的电影项目。主
旋律，现实题材，前半年完成剧本，后半年
完成电影拍摄，争取年底前推出电影作
品，并在全国发行。

因为这部作品写的是山西一个山区
小县发生的故事，主角是县委书记，地点
人物都是真名真姓，一般的作者不熟悉当
地情况，加上我是中文系毕业，既是原作
者，又是当地人，他们自然认为电影改编
非我莫属。

我自己也是信心十足，一口就答应了下
来。自己的作品要改编为电影，对一个写东
西的人来说，在当时也算是件天大的事情。

到了长春，什么地方也没有去，一头
扎下来，用了整整10天时间，拿出了一个
15万多字的电影剧本。

经过两天的再次努力，剧本最终压缩
成了12万字。

剧本改编成这样，自己也彻底懵懂了。
12万字，这是电影剧本吗？这样的剧

本能够拍摄电影吗？一般的电影剧本大概
就是3万字到5万字左右，这个常识自己
并不是不知道。小说用叙述描写讲述故
事，电影则以语言和场景推动剧情。这一
点，自己也明白。什么都懂，为什么就是写
不成一个可以拍成电影的剧本？自己改编
的这个剧本，基本上就是一个小说的缩减
版，无非是原有的心理描写和故事叙述全
都换成了人物对话。

结局就是我跟导演说我真的改不动
了，然后我坚决离开了。

我及时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我可
能根本就不是写剧本的料，至少目前不是。

从小到大，从十几岁开始从看到写，
几乎就是泡在小说里长大的，突然让你改
变思路和惯性，完全放弃小说思维去写剧
本，几乎是不可能的，短时间成功的可能
性对我来说，微乎其微。我有自知之明，我
不是刘恒，周梅森那类的天才写手，既能
写漂亮的小说，又能做一流的编剧。

长篇小说《天网》发
表后，影视界有人开始
关注我的作品。当时又
有电视台找我，说我以
前发表的获奖短篇小说
《姐姐》，被一个知名导
演看中了，希望能改编
成20集电视连续剧。当
然，还是希望我来做编
剧，并答应可以提前预
支10万稿费。那时的10
万绝对是一笔巨款，我

当时在文联的一套80平米的房子，花了两
万多就买了下来。

几个朋友都十分支持，甚至有个同事
连主题歌都写好了。

面对强烈的诱惑，在考虑了一个多星
期后，最终我还是放弃了。

一个一万多字的短篇，改编成20集电
视连续剧，我觉得既没有把握，也缺乏这
个能力。

不过从这两次影视改编的过程，也让自
己对影视改编有了一些认真深入的思考。

我觉得对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应该
不是对原作刻板的缩小或放大。影视改
编，完全是一次对原作的再创作。尊重原
著，并不是原原本本地还原原著。

《法撼汾西》最终由四川的魏明伦老
师改编成了电视剧《在法律面前》。这部电
视剧从剧本产生一直到拍成电视剧，我几
乎参与了作品转化的全过程。

魏明伦人称四川怪才，他闻名遐迩的
《巴山秀才》《潘金莲》《易胆大》等剧作，我
都认真拜读过。用词瑰丽华美，情节妙思
奇崛，人物横穿古今，主题摄魂夺魄。然而
他在改编《法撼汾西》的剧本创作中，用词
却极其简朴，人物对话和情景表述惜墨如
金，几乎没有什么定语和补语，也极少形
容词，简练到无以删减的地步。但这些对
话表述却给了导演演员多重发挥和想象
的空间，足以让导演演员即兴发挥，临场
表现。魏明伦老师有些话，让我至今记忆
犹新。他说像潘金莲这样的人物，可以有
传统的看法，也可以有当代的看法，这些
不同的看法体现着一个文艺家的思想境
界和认知水平。但有些东西，比如为民请
命、舍身求法、临危不惧、视死如归、除暴
安良、惩恶扬善、打抱不平，等等等等，即
使对其有不同的认知，也永远都是我们应
该珍惜的东西。这些国人保有的精气神没
有什么新旧之分，也不存在什么老套和新
潮之别，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人人心存
敬仰的故事和人物，用不着挖掘什么新意
和深刻，让演员尽情发挥就是成功。

延伸开来，我觉得做编剧有一点是应

该搞清楚的。电影电视的改编一定是平民
化的、大众化的，特别是现实题材的影视
改编，必须具有鲜明的市场意识。影视作
品面对的是绝大多数的受众，所以一定要
考虑到大多数受众的情感和心理，并尽最
大努力最大可能让你的作品能在他们之
中产生强烈的共振和共鸣。这就要求编剧
一定要怀有激励人心、震撼人心、摄人心
魄、引人入胜的大故事、好故事情结，以争
取更多的观众走进影院，观看你的作品。

电影《天网》根据我的同名长篇小说
改编，导演编剧都是谢铁骊，拍摄地点在
山西，主演也是山西人。那时候谢铁骊已
经快70岁了，这个国内外知名的北影厂大
导演在拍摄《天网》时竟然几次震怒，让我
终生难忘。一次是选演员，主角县委书记
他看中的是当时名声并不大的演员孙飞
鹏，而推荐给他的知名演员有十几个，大
家为此争执不休。最后他发了脾气，一锤
定音：“我选孙飞鹏，就因为他一看就是个
好人，老百姓认这样的领导!”因为这句话，
孙飞鹏每天只吃两根黄瓜，一个月暴减体
重20公斤。《天网》中有一个情节，就是一
群老百姓堵在路口拦车给县委书记下跪。
拍摄这场戏的头天晚上，突然接到了厂里
的电话，说这个镜头不能是特写，只能拍
远景。谢铁骊当时就拍了桌子：“不听他们
的，我以我几十年的党龄作保，咱们就这
么拍了！如果因为这个情节出了什么问
题，那我就宁可让这部电影存在库里不放
映了。”后来他亲口对我说，“新中国成立
几十年了，老百姓还这样对待党的领导干
部，不应该引起我们警醒和反思吗？这样
的情节不做重点处理，那这部电影还有什
么看头？”电影拍摄完成后，发行顺利通
过，并没有遇到任何苛责和要求。这部电
影最终被评为当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今天想来，要让影视
作品走进人民大众的心里，就得真正站在
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这样的内涵和情感掩
饰不了，也装不出来。影视的大众化和平
民化视角，注重影视的市场意识，最忌讳
的就是胡编乱造假大空，历史题材如此，
现实题材如此，过去如此，现在也一样如
此。真实、真切、真情，就是最大的深刻，也
是最潮的新意，更是引发共鸣的至宝。

《天狗》是一部小成本的现实题材电
影作品，根据我的小说《凶犯》改编。小成
本并不是小视角的代名词，也不是小艺术
电影的别称。这部2006年的电影当时筹
集到的拍摄经费只有不足500万，经费紧
张到制片人李虹居然几次邀请我扮演剧
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县长。已经英年早
逝的导演戚健，与影片的主人公一样，具
有一种忠贞不渝的坚守情怀。小成本、大

制作、大英雄，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精心
制作，保持了电影产品所具有的超强冲击
力。这部电影几乎囊括了当年的“华表
奖”、“金鸡奖”、“五个一工程”奖、“上海国
际电影节金奖”等等所有的重要电影奖
项。电影《天狗》强化了小说的主题：身处
嘈杂的世界，我们必须有所坚持。面对不
完美的现实社会，我们需要一种趋于完美
的英雄主义。所谓英雄，就在于他做了大
家都做不了、做不到或者不敢做的正义之
举。英雄面对着邪恶和丑陋，会挺身而出，
杀身成仁。电影的叙事表述和人物刻画，
把这一主题体现得淋漓尽致、正气浩然。
电影《天狗》至今的豆瓣评分仍保持在8.7
以上，各种平台的播放率逼近千万。

长篇小说《抉择》1996年出版，1998
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2000年才改编成电
影《生死抉择》。因为种种原因，电影的改
编一直没有进展。所以当上海电影制片厂
找我洽谈电影改编事宜时，我当即一口就
答应了——你们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我没
有任何意见和要求。也许正因为如此，脱
胎换骨的电影改编才获得了成功。与电影
《天狗》有一点不尽相同的是，这部电影则
是一部大情节、大制作、大投入的英雄主义
影片。当年《生死抉择》1.4亿的票房仅次于
《泰坦尼克号》，而那时的票价只有5元10
元钱。说实话，对这部电影的改编当时我心
里并不是很满意。比如电影中的一个关键
情节，就是主人公面临着家庭的破裂、个人
事项的严厉追责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生
死冲突时，他究竟应该如何抉择，小说中用
了很多的情节做铺垫，种种严酷的考验才
让他最终回到了百姓之中。但电影中让他
坚定信心的则是一组靓丽的远景镜头：夜
色阑珊，高楼林立，灯火辉煌，风光如画，一
个欣欣向荣的超级大都市尽收眼底。于是，
他清醒了，彻底地回来了。今天想来，从另
一个角度看，这组镜头确实胜过千言万语。
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人民期盼的美好生
活，不正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毕生为之
奋斗的目标吗？不惜舍身实现这个神圣的
目标，不就是一个国家干部应有的甘于牺
牲、无私无我的崇高境界吗？九州风云皆
入画，万家烟火总关情，在人民的利益面
前，我们还有什么不能舍弃，不能摒除？

还是那句话，你的作品选择了人民，
人民自然就会选择你的作品。小说如此，
影视更是如此。

优秀的影视好比人生，在严酷而又充
满憧憬的现实生活中，生命和生活的正能
量，就是爱，就是美好，就是温暖，就是希
望和乐观。好的影视作品就是能把所有的
爱，所有的光亮和期盼都留给观众，留给
你最爱的人。

优秀的影视文学好比人生
——有关现实题材影视改编的几点体会 □张 平

每次聊起文学改编影视就头大，不光是因为攒
了一肚子苦水，还有包括累、麻烦、得自降审美标准
等诸多泛起的生理反应混在一起引发的无奈。

作为一个导演系毕业的“80后”、若即若离从事
着这个行业的边缘人士来说，好像从自身感受说
起，更能反映一种真实现状。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
12年了，跟过一些剧组，也拍了点儿东西，影视行业
各种靠谱不靠谱的事儿都赶上了一些，和卫视平台
打过交道、给视频网站干过活儿、也尝试过院线电
影，综合下来，一句话：文学往影视上改编，挺难的。

这种难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文学（小说）文
体转换成剧本文体的难，一个是以文学的触角进入
影视行业水土不服的艰难。

在开始干活儿前，对这些难，我是没有准备的。上学
的时候，学中国电影史，知道了陈凯歌的发轫之作、也是第
五代导演的代表作之一《黄土地》改编自一篇叫做《深谷回
声》的散文；再往后几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迎来了

“王朔热”，《顽主》《永失我爱》《爱你没商量》《过把瘾就死》
等多篇小说被搬上银幕或改编成电视剧；再后来张艺谋前
前后后改编了莫言、苏童、余华等人的小说。作为那一阶
段的影迷（尚在学习阶段，未进入行业参与制作），我天然
地认为，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是水到渠成的事儿。直到
毕业后，真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剧本时，才渐渐领悟到这
两种文体的天壤之别。

先说为什么会误解，认为文学转化成剧本并不会太
难。因为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影视剧也在叙事，所以简单
地认为，把小说中的叙事呈现在摄影机前，不就是剧本了
吗？好像没什么破绽。对于普通读者和普通观众，在意的
就是故事表层：主人公最后是否完成了任务、死没死、和心
爱的人在没在一起。他们这么想没问题，但是真要完成这
一简单要求，这两种叙事方式在本体的表达方法却相差甚
远。

众所周知，小说是用语言文字创造的世界。文字承担
了叙事的任务，可如果仅仅是一篇叙事流畅的小说，顶多
算二流小说，因为它不够“丰富”，好的小说家会用语言去
实现这些“丰富”。影视剧的叙事，是演员在摄影机前用行
动诠释故事（文字叙事部分），丰富性则靠“视听语言”去创
造。进入到“丰富性”层面，好的小说不等于一定能变成好
的电影，就像数万块一斤的茶叶未必能煮出好吃的茶叶
蛋。从文字到影像，有一个“翻译”的过程，因为语法不同，
意思好翻译，但一些耐人寻味的地方不容易转换。这也是
最让导演们劳神的地方，国内一位以手艺好著称的导演

说：“难的是把纸上的那些字儿拍立起来。”
显然说这话的导演是在这件事儿上下过功夫的，他曾

改编过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最终的电影叫《阳光灿烂
的日子》。如同这个片名，整部电影里，满屏耀眼的阳光，
明晃晃让人有些睁不开眼，人物就在这些光芒下，以剪影
或背景的状态出现，呈现一种梦幻效果，暗合王朔小说中
的“回忆腔”，同时人物脸上那些在阳光下看得真切的汗
水，散发着浓烈的荷尔蒙味道，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原小
说中的“动物凶猛”。这部电影在我的观影经验中，是中国
电影里最具“体感”的一部，属于一次成功的改编。成功的
背后，有改编者和原作者相同的成长经历和环境，不亚于兄
弟俩把昨天家里的事儿各自讲了一遍。但大多数改编，不
具备这么天然的契合感，往往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

影视和文学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基因，也决定着这两种
载体在创作上用的劲儿不一样。文学的主宰者，当然就是
作者，作者个人的审美和世界观以及执行能力，直接决定
了作品的高低，外界（编辑、读者）很难左右作者的意图。
而影视剧的主宰来自于资本，只需要在价值观上和更多观
众建立交流，快速获得认同，最有效地让观众产生共鸣。
为此影视行业中出现了一个词：最大公约数。为了获取这
个最大公约数，哪怕作品的表现手法通俗一些也无妨，只
要有更多人愿意为它买单，目的就达成了。比如今年上半
年的一部叫《姐姐》的电影，情感的线索和落脚点很多，每
个局部都有揪心的设计却浅尝辄止，不是说编导们不懂创
作，我猜这正是片方的创作意图，其效果是每组人物关系
里都有能击中不同观众内心的东西。最终该片也确实收
获了不错的票房以及不差的口碑，但看完总是不能使人特
别满足，缺了点儿让人淋漓尽致的感受，以及一些新鲜的
东西。而文学作品，最在意的恰恰是这些，也就是个性。

文学和影视的基因不一样，生长出来的东西自然也不
一样。在影视剧的策划会上，经常会出现两个词——下沉
和网感，创作往往要围绕着这两个方向进行。因为下沉才
有市场（拉拢三四五线城市和小镇的青年们），网感也是一
种为迎合下沉市场的观众而形成的一套方法，甚至很多制
片公司会把不同类型影视剧的网感元素贴在会议室的墙
上，像员工手册一样要求本公司的人严格执行。而文学做
的事情，是填平现实和理想之间的沟壑，如卡尔维诺所说，

“有些事情只能靠文学及其特殊的手段提供给我们”。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想如果有创作者能深谙这两种形

式的创作规律并切换自如，那么上述所说的难，也就没那
么难了。

文学作品好不容易被改成剧本定稿了，离影视化仍有
一段路要走，就是实拍，依然艰难，难的不是创作，是谈
判——拉流量演员入伙。到了这一步，似乎已跟创作无关，
离内容越来越远了。但现在的说法是，“流量”才是内容，因
为观众关注的是他们的偶像在这部戏里帅不帅，而不是什
么原著。与之相应的另一种现象是，一些纯作家在出让版
权时会抱着这么一种心态：卖了就得，能不能改编好，看命
吧！一些纯编剧在改编时则常遇到这种情况：只有原著里
的人名能用，故事得重写。如果是重新编写，何苦依托什么
原著，而此类现象并不少见，因为某些原著自带“流量”，拍
出来会有粉丝买单，所以更容易被选中投拍。但此类作品
多数是爽文，人物动机和叙事逻辑在网络快速阅读的条件
下看起来热热闹闹，若变成剧本，问题会被放大，拿给演员
看，演员都觉得演不下去，只得重新梳理剧作。

零零碎碎说了上面这些，现阶段我的个人看法是作家
如果想跨界写剧本，别轻易改编文学性极强的作品，弄不
好就掉坑里，干成化神奇为腐朽的工作，愧对初心。

最后透露个小秘密，其实也不算什么秘密，只是观察
到的一种现象：酒桌上，导演看作家的眼神是带着尊重的，
作家看导演的眼神则是不解（就像看不懂他的片子）中带
着一种仰慕，这或许能说明一些文学和影视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是酒桌上的情况，在特殊气氛下，可能每个行业的
人都有表演的欲望，力图像个人作品一样，展现出一种“丰
富性”。有丰富性的愿望终归是好的，这会让无论哪种作
品形式，都不会一直干瘪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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